
我想成为英雄　（小说）
曲明

一切的一切 ，都应归 罪于那位不知在哪家报
纸混饭吃的半 吊 子 的摄影记者 。其实 ，他完全有
时间再从容一些 ，甚或给我来 一张 光彩照人的大
特写 。不知是这位老兄立功心切 ，还是这镜头确
乎是百 年 不遇 了 ，等到省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 出 ，
本人的 的尊容就象 国 画 中 的大写意 ，横看竖看都
在似 与不似之间 了 。

结果 ，我便吃尽 了 这 似与不似的苦头 。
先是党委书记传唤 。老头子一脸慈祥 ，上上 下

下地品味 了 我 一 遍 。在我忍无可忍决定是不是一
走了之 的 时候 ，才慢吞吞地开 了 口 ：“听大家说 ，省

报上登的那幅
照片是你 ，是
真的吗？”

我耐了耐性子 ，非常
郑重地点了点头 。

“ 好哇——”老头子
挥了挥手 ，大度而文雅 ，

“ 这可 是件大事情 ，是我
们厂 的 光荣啊 ！小张 同志 ，你能不能告诉我 ，你
当时是怎么想的吗？”

“ 当 时 ，当 时没顾上想什么。”我期期艾艾
地答 ，想尽量表现 出 自 己 的幼稚和天真 ，当 领导
的似乎都喜欢这个 。其实 ，我想说的是 ，那落水
者是位姑娘 ，要是跟我一样的大小伙子 ，八成就
没那幅 “大写意”了 。

果然 ，我的不开窍使老头子兴趣大增 ，笃笃
地敲着桌面开 导道：“这怎么能行呢？危急关头 ，
总要想些什么 的 。当 然 了 ，也不能无限拔 高 ，实
事求是地讲嘛……”

我明 白 了老头子 的暗示 。当 时便下定决心 ，
一定要开动脑筋 ，提炼几句让领 导欣慰的话 。

谁知 ，这情绪仅维持 了几秒钟 。从书记办公
室出 来 ，一眼望见那轮明 晃晃的太阳 ，竟使我手
足无措 ，头也跟着晕眩起来 。想想刚才那一幕 ，
觉得实在没有 多大意思 。等 有人 围 上来问起那幅
照片 ，心 里 头 已着实涌 出 了 许多厌烦 ，便糊里糊
涂地回 答：“肯定是搞错了 ，我怎么会去救人呢？”

说完 ，憨憨地望定诸位 ，直到他们露 出 满意
的神色 。

此后 ，在一个同样 明晃晃的 中 午 ，党委 书记又
一次 召 见 了 我 。谈些什么 ，已 记不清 了 。只 记得 老
头子 用 很严 肃 的 口 吻警告我 ：不要欺骗组织 云云……

另外 ，只 记得我说了 一句 ：我想成为英雄 。
真见鬼 ！我想过么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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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飘风外 （国画 ）　胡 义 明

尖尖角

我是 工 人
李春燕

我刚 上班 的 第 一天 ，
是个夜班 。现在我还 清楚
地记得那时 的情景 。

那天深 夜 ，我 正 迷迷
糊糊地睡着 。闹 钟 声把我
叫醒。“呀！11点半 了。”
我赶紧 穿好 工 作服 ，走 出

宿舍大 门 。地 上 已铺满了 一层积雪 ，万籁 无
声的夜空 只有 星 星在眨 巴 眼 睛 。车 间 里却 充
盈了 一片 嗡 嗡 的机床声 。班长给我分配 的任
务是 ：拉 筐子 。全班26台 机床 ，一台机床要
配24个筐子 。那是用 铁架和铁丝 网 组成 的 ，
能盛装800个 医 药 瓶 ，很 重 。我从没 有 干 过
这么 重 的体 力 活 。但我爽快地应 了 一声 。

那天夜 里 ，天空 中 飘落着雪花 ，很冷 。
我却浑 身 是汗 。我用 一辆 手推 车一趟趟地推
着，每次把筐 子 送到 机床旁边 的时候 ，总要
说一 声：“师傅 ，筐 子放这 了。”然后 ，又
推着空 车 重新摆好 一摞 。这个机床够 了 是下
一个 ，下 一个还有 下一个。……突 然我觉得
头痛 ，恶 心 。看 看 表 ，已 是凌晨5点 了 。眼
泪不 由 扑簌簌地流了下夹 。

“ 小 李 ，小李 ！”我师傅 向 我走来 。她关切
地对我说：“你 一 定 很不 习 惯 工 厂 吧 ！每 一个
象你这 么 大 的 女 孩 都会 有 这种体会 。我 刚 来
这个厂 的时候 ，只有 十 六 岁 。那时班上人 员过
剩，我 又 是新来 的 徒 工 ，所 以 ，班长 天天让我
拉筐子 。一 下班 ，累 得 连 饭 也 不吃 ，就平 躺在
床上 ，一 直 到 第 二 天 上班 。后来 ，时 间 长 了 …
… 去 ，在凳子 上眯一会儿 ！剩下 的我拉。”

从那 一天开 始 ，我就成了 这个班组 的一

员。每 天
和大 家 一
起干 活 ，
一起 吃
饭。我 由
一名 学
生，成 为
一个 能 自
食其 力 的
工人 。

每天
六点 钟 ，
下班 的 一 刻 ，
我脱 下 工 作
服，换 上 新
装，走在匆匆
的人 群 中 间 。我为我 这 一 天 的 收 获欣
慰。同 时 ，也会有一种莫 名 其 妙 的空虚感 。

生活 中 有 许 多 美好 的 事物 ，拔动我
脑海 中 的情弦 ，迫使我拿起这支笔 。这
支笔 ，伴我在 机床 边 度过 了 五个春秋 。
明知 不 能发表 ，我 还 是 自 己 写 给 自 己
看，也拿给朋 友们看 。这样 ，在我 的 周
围有很 多 工 人 ，下班后 ，不再去舞场或
者打 电 子 游 戏机消 磨 时 间 了 ，我们买 了
新书 ，订 了 杂志 ，将各 自 写 的小玩意 相
互传递 ，精神 上渐渐充实起来 。

今晚 ，我又 拿 起 笔 ，度过 了 一个 充
实的 夜晚 ！

（ 作 者 系 南 郑 县81号 信 箱 女 工 ）
编后 ：宋 著 名 诗 人 杨 万 里 诗 云 ：“小

荷才 露 尖 尖 角 ”，本 版 今 日 始 开 辟 《尖
尖角 》专 栏 ，取 此意 ，为 初 习 写 作 者 提
供创 作 园 地 ，欢 迎 广 大 职 工 一 试 笔 锋 。

刊头设计　赵 国 明

一对篮球名将的
悲欢离合

夏坚 德　（连载 ）

结局
银鹰挟着 风 ，裹着 电 ，向 着 异国

的天空 隐 去 ，S仰着 头 ，象 尊 塑雕伫
立无 语 ，潸 然 泪 下 。对S来 说 ，邱晨
好比一本奇妙的 书 ，过 去捧在手 中 时
不知珍惜 ，也不知其 内涵 ，当 她离 去
时，方知邱晨的金子般闪 光之处 ，可
惜已痛失 良机 。

错，错 ，错 ！
1 2月 底 ，S回N市探亲 ，双方父母

一再催促 ，加之为了解决住房 问题 ，
S和X匆匆忙忙领取了 结 婚证 ，但并没
有按照 当 地风俗 习 惯举行结婚典礼 ，
也没有在一起共 同生活过 。

抱着 善 良 的 愿望，S也 曾 想缩短
他和X的 距 离 ，但俩人的性格不合 ，
也缺乏感情基础 ，S和X的矛盾越来越
多，关系越来越紧 张 ，终于有一 天 ，
为了一件说不上大 的事 ，俩人闹得火
山开 口 ，大地裂缝 。一纸离婚诉状上
递法院 。一位纯洁 的姑娘卷入了 爱情
的纠 纷 ，成了令人惋惜的悲剧人物 。

与S相 比 ，邱晨 幸福 多 了 。她在
1 987年 结 识了北京体院研究生林辉 ，

请他 当 自 己 的 英 语业余教师 。林辉
与S同 年 ，28岁 ，高 1.85米 ，白 白
净净 ，一 表人材 ，性情随和 ，对邱
晨关心备至 ，体贴入微 。俩人在共
同的学 习 中 萌生 了 爱情 ，于 1988年9月 24
日在堪培拉成婚 。

林辉脾气太好 ，人太完美 ，邱晨实
在无所挑剔 ，但她还 是很怀 念S的个性
——倔犟而 勇猛 ，有时又很细心 ，很独
立。不过 ，她并不后悔 自 己选择 了林辉 。

在澳大利亚 ，邱晨从友人处得知S
闹离婚的事 ，她从澳来信说：“我希望
他能正确处理 。作 为他的朋友 ，我希望
他生活得快乐 、幸福 ，而不是痛苦。”

1990年 ，S和X结 束 了 那桩 对 于两 人
来说都是不幸 的婚姻 。这位在球场上顶
天立地的硬汉 ，尝过爱情的 苦 果后 ，时
常情不 自 禁地追忆起昔 日 他 与邱晨热恋
时的快 乐时光 ，凭 吊 那逝 去 的 爱情 。怅
然的 失 落 感伴随 着 深 沉 的 反思，S变得
更加理智 ，更加坚强 ，更加成熟 。

谁说爱情之花不会在他心头重新开
放呢 ？　（题 图 ：孔跟 友 ）

原载 《武 汉 晚报 》　（完）


